会议名称：叶锦添：《全观》
会议时间：2019年4月13日
会议地点：今日美术馆
      
    主持人：非常感谢刚才精彩的秀，我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主持人古兵，今天在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艺术展里面，我们今天下午举行一个特别的论坛。大家特别不容易，从各个学校来，委屈你们坐在地上，甚至站在后面，但是我觉得为了这场精彩的表演还有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呈现，我觉得这点辛苦也是值得的，但是我还是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
    刚才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环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语言，我听不懂，我想在座各位应该也和我一样，那么如何能解读这段语言，那么我们有请这个作品非常非常棒的艺术家叶锦添先生，有请！叶老师随时拿着照相机要记录下每一个难忘时刻，他今天很开心，因为他说有很多学生来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兴奋，因为他特别希望和大家在一起分享。谢谢叶老师。
    接着有请本次展览策展人马克·霍本先生！马克先生专程从英国飞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这次艺术展的开幕式，谢谢你为这次展览付出的许多努力，谢谢！
    接着邀请我们这个艺术馆的管理者，也是给我们这次展最大支持的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先生！穿的最像艺术家的馆长，永远那么绅士。
    接下来是展览合作方科学艺术研究中心的蔡潇女士，欢迎！你们四个坐在这里是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叶老师穿的不热吗？您在台上还拿着照相机是随时准备拍台下观众吗？
    
    叶锦添：现在的状况不是经常的状况。
    
    古兵：叶老师在昨天最后展览调试到昨天三点多，为了大家看到这样一个精彩演绎，叶老师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很震撼也很炫酷，中间那一段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您想表达什么？
    
    叶锦添：他们说“你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这边的人员就问从哪里来的，然后就问他们你们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边人就跟他讲我们有多少能源，多少机械，多少个什么东西，就是报告给他听。
    后来就问他，我们这边的人就问他，你们是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从同一个地方来的，来的行踪都不一样，所以一直问他们是怎么来的，然后不知道是生气了还是怎么样，就一下子弄了一下。
    
    古兵：你刚才语言指外星语言吗？有一点《流浪地球》的意思了。
    
    叶锦添：《流浪地球》还没有看。
    
    古兵：叶老师用这种方式展现了他对脑海当中未来得想象，所以这样一种想象在过去艺术展览当中，不知道高鹏馆长曾经有没有接触过？
    
    高鹏：其实我们接触这样的展览并不是很多，因为它很多是面向未来甚至是非常先锋的，因为很多人我们其实在一年多前开始讨论叶老师展览的时候，大家其实最想看到的就是大家所印象当中的叶锦添，希望他展示很多舞台美术、电影美术，所有人都是说要来展。但是我们跟叶老师沟通过程当中叶老师说我一定不要展那样的，不要盖棺定论，我的生命艺术创作才刚刚开始，这个展览是大家对他新艺术创作的重新认知，而不是永远躺在自己辉煌成绩里，永远让别人看着这些点。
    面对于未来其实就是面对于艺术最重要的创造力，创造力没有知道能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创造力做什么就不叫做创造力，就不具有这种未知性魅力了，所以这个展览在整个过程当中，相信每一个团队大家在过程当中，直到昨天晚上，其实大家都会不断的提心吊胆，其实今天面向所有公众你们是第一批公众，才有给我们最真实的反馈，觉得你们认为叶老师这个新的到底好不好，你们愿意不愿意。
    
    古兵：大家觉得用一个字看我们展感受的话大家会用什么字？
    
    观众：“好”！
    
    古兵：我当时觉得挺酷的，我最初没有看过“悬浮城市”我昨天看了以后我心里面会有震撼的感觉，所以对于这次策展来讲马克·霍本先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叶老师一起在合作，所以我觉得刚才大家觉得好也提出了酷，是您的创意和叶老师做这样一个“悬浮城市”吗？
    
    马克·霍本：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很激动，尤其是我们刚才看了这么漂亮的影像，让我觉得确实激动万分，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的经历了这些影像，并且这个是完全归功于叶老师的，跟我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确实是很特别的，但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其他的意义，我感觉到人类语言最初始的意义，我坐在这里也体会到了我们人类最初的这些想象的起源。
    我跟叶老师之间的合作，我是在概念上和创意上给了一些帮助。关于人类的想法，关于人的一些最初大脑的一些想法，我们觉得是这个房间里没有展现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叶老师才是艺术家，我辅佐他完成他的艺术项目。
    
    叶锦添：我们的语言都很复杂，他意思是说，艺术的内容是从我这边发出的，他（马克·霍本）帮助我做内容的结果，就是把它装裱起来，就是让你更清楚，大家会很容易看到这个结构。我舆论伦次了，他讲的比较清楚。
    
    古兵：好的艺术家做的比说得好。
    
    蔡潇：对，概念都是高解释度的。
    
    古兵：你随便翻，反正马克听不懂中文，没有那么大压力，大家都是像家庭成员一样就是在这里分享一下经验。叶老师刚才高鹏说您一直不愿意待在自己舒适区域，因为大家对您电影艺术，影视美学最熟悉也最想看，但是叶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探索，我就觉得为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聊天时候叶老师也说，那时候拿奥斯卡奖以后回去以后没有什么反映，该做自己事还做自己事，奖项对你不重要吗？这种成就在你内心当中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叶老师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叶锦添：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李安批评过我，说拿了奖以后什么都没有变，我也没有争取什么东西，我还是在做我的东西。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有一年取拿奖，就是什么人都在你旁边，很疯狂，所有人都疯了，那时候我也疯了。疯了之后呢，我当时还在台湾拍电影，我进去以后都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就慢慢走回拍片现场，当时拍一个鬼片，就是所有东西都很黑的，几个人躲在那里拍，我去现场，陈国富（音）看到我都不打招呼的，我坐下来继续工作，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根本没有太大的分别，还是回去工作。之后我回到香港以后就觉得不得了了，所有人都疯了，不认识的人都涌过来，当时都觉得非常特别，好像发蒙一样蒙了好几年。
    
    古兵：叶老师虽然不在乎这个奖，但毕竟是中国电影人在奥斯卡第一位获得“最佳艺术指导”的奖，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还是要致以敬意，我想在座的观众也要对曾经辉煌瞬间对中国电影争得荣誉致以敬意。
    
    叶锦添：我不是不重视，我重视的程度没有超过我喜欢艺术的程度，所以我没有变，但是的确是很嗨的，但是没有艺术嗨。
    
    古兵：高鹏我觉得叶老师在艺术上的探索其实超出了我的这种想象，因为在之前我从来不会想象叶老师会做这样大的装置，尤其是涉及到科幻感觉的，你第一次看到这个装置的时候呈现出来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高鹏：其实我们很晚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很长时间都是在讨论。看到的时候第一眼是震撼，而且我认为我很相信叶老师，包括相信艺术及创造力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所有人愿意从事艺术这个行业的一个原动力。我觉得其实做美术馆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跟不同的真正艺术家，艺术达师在他们身上学习很多东西。今天有很多学生，我分享一下我从一年多和叶老师合作学到的，他创造方法非常好，他讲到他做服装的时候不是衣服贴在人表面，你到20岁穿花一点，30岁穿颜色更深的颜色，衣服抽离出角色，什么不要故事情节他都走一遍，都有人物命运线索，为什么到那个年龄阶段会穿那样的衣服，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叶锦添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努力找人物之间后面的原动力，是什么样的决定，什么样的命运，什么样能量推向他走到，那个时刻他有这样一些服装，甚至有这样的一些场景，这个原动力是艺术根本原动力，也是这个展览的核心，就是“精神DNA”。我们所有DNA里都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影响着我们今天每一刻的判断，我们的一呼一吸7800念，这是我们过去经验和随机各种可能性的必然判断，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这个动力就是一个（英文）其实是艺术最重要的能源，我们很久都只是关注表面上好不好看的一个浅层次的，艺术家最有魅力的是后面能量和驱动力。整个展览表达的，我觉得叶老师说他为什么不那么关心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其实就像大家觉得这个衣服好不好看，材料漂亮不漂亮闪不闪，而是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是什么样经验，什么样现在，他想推倒什么样的未来，这是最吸引他的，也是最吸引每一个艺术从业者的，我们希望所有展览和艺术家沟通可以学到，他会让我们一生都很有能量前行，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
    
    古兵：高鹏声音特别好，所以不在乎说什么内容，就光听声音就非常舒服，非常艺术，真的挺好的，学过专业的播音。他刚才提到“精神DNA”，这次叶老师展览里有科学和艺术结合，所以在合作方里我们增加了“科学艺术研究中心”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量和叶老师进行科学融合，在这方面蔡潇女士能不能谈一下和叶老师纯艺术合作当中这个科学，艺术的结合是特别容易呢？还是说充满了阻力？
    
    蔡潇：我觉得既容易也很困难，容易是容易在，因为我觉得跟叶老师我们这一次的深入沟通我觉得特别有机缘有缘分，最主要是叶老师之前就对科学知识有求知欲和好奇心，这个底子打的很好了所以之后流入科学知识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叶老师那扇窗是打开的，所以知识就很容易进来，但同时又很困难，困难在哪呢？因为科学要走到艺术这一步，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家是讲科学的语言，但是艺术家又有艺术表达的语言，但是这两个语言怎么能够进行对接和嫁接，并且能够产生出很漂亮的科学艺术作品，这就是特别困难的，所以我们跟叶老师一起真的是走访了中国很多的这些科学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真正正是让我感觉到叶老师作为艺术家的魅力，他的魅力恒久远的魅力在于对知识有很旺盛的求知心，好奇欲，所以才能推着他从最早学摄影，再到学服装设计，再到舞美然后才能做这么多跨界，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展实际上是叶老师这么多年人生智慧的总结和升华，所以我特别感谢叶老师能够 给我们这次机会。
    
    古兵：叶老师展里除了更多探索领域之外，其实很多作品设计感是我在其他的艺术品里很少感受到的，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林存真，也可以上台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设计和艺术的关系。林院长衣服谁设计的？
    
    林存真：这个衣服是我自己做着玩儿的，这个衣服面料是咱们以前特别特别家喻户晓的被面，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吸引我，所以当时就拿来玩儿了一下。
    
    古兵：其实对于设计的概念，其实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在艺术和设计之间的关系，您看了叶老师展以后会有什么样评价？
    
    林存真：我首先看这个展，您刚才最开始说用一个字形容这个展，我第一眼看我觉得“怪”。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原来对叶老师有一个那样的认知，然后我一进展厅看到是另外的一个……
    
    古兵：那样什么样？
    
    林存真：是很唯美，很中国文化积淀的，甚至说我们会有一些梦幻感觉的，就是在电影里面的光影的和内容和精神融合，文化融合的一种感觉。
    
    古兵：现在的新认识呢？
    
    林存真：现在新认知是进入了核心细胞里，认知到最根本的这种抛去文化，抛去艺术，甚至抛去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见的所有可见之的东西，走入到最深层的细胞内容结构的这种科学基因里面的感觉。所以第一眼我觉得很怪啊，叶老师作品突然跨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里面，然后走过来这一路我觉得特别像感到不同神经原在跳动，每一个画面可能是一种情绪，或者每一个作品是表达一种思想的根源，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就是艺术家在追求艺术表现的时候能够回溯到最根本，回溯到人本的思维和人本结构的层面上去探讨艺术的根源，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事情。
    
    古兵：从设计角度来看待叶老师艺术的创作，对于高鹏来讲其实做这次整个策展人，你心里雅压最大的是哪方面？
    
    高鹏：我心里压力最大的是大家如何重新去，是否真实的可以定义把叶锦添老师当成一个当代艺术家，然后大家是否认同他，因为叶老师内心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家，我们在不同交流当中我也认同了，但是艺术家是很个人的，我们个人的感受如何可以传达给公众，我觉得这是美术馆社会责任，不能跟艺术家表达天马行空和自我，要和共总对话，甚至学会如何与公众对话。林老师说的特别好，我们对叶老师看完展览以后，不是说为什么不展他的电影美术，是说原来叶锦添内心动力他是艺术家，他展现一种可能性，鼓励所有年轻艺术家可以不断的创新甚至突破自己，我觉得这是我的压力，如果可以传达清楚的话我这份心就彻底放下了。
    
    古兵：大家应该用掌声感谢高鹏承受的压力和带给我们的精彩。叶老师我觉得对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领域里面，今后您在展览当中还会涉及吗？比如影视美学，还是说以后就要走这种“我的艺术直路”了。
    
    叶锦添：你刚好问错人了，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我觉得什么都有可能，我看到这些东西都一样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看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不一样东西是指向的东西不一样，但是里面原创性和我所面对它的心，跟我所面对它是一样的，即使不同事情上，反射出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向面的确是这样。我很讨厌讲“艺术家”反正我就去了解很多人的，我们了解人本身还有很长的路，然后他的来源和去处，他真正面对人生课题出来了没，还是说我们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所有事情都很有趣。高鹏刚才讲的一句话很有趣，就是用我们语言讲就是让你去兴奋的原因，那个东西是好玩的，到最后那个东西你可能作为人生就是活着的那种东西。听得懂我讲什么吗？就是你做了很多东西虽然说很开心，有娱乐什么的，你看完不是真的很开心，就是压着你做的。另外能够找到一些鼓动人心的东西。
    
    古兵：叶老师作为世界级艺术家，有没有觉得不被人理解，或者委屈的时候，或者自己的作品。
    
    叶锦添：委屈的地方就是很多东西没有做出来，这是很小的一部分。
    
    古兵：但是我觉得其实叶老师如果说一个艺术家永远在自己舒适区里自己不断生存和存在的话，可能对他的艺术生命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叶老师是不断的探索，但是探索意味着风险，这些风险您愿意自己承受吗？
    
    叶锦添：我觉得享受风险不就是人要做的事情吗，你为什么要做艺术，不是说让自己很成功，很多人喜欢你认同你。我觉得这个是奖励，不是原来要做的东西，艺术本身就是要冒险的，人家不要你去的你要去，你要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给大家分享，这个才是艺术家要做的，不是坐在那边就成功了，自己原来有的东西就满足了，这种艺术家很闷的。
    
    古兵：支撑你往前走，承受这些压力往前走的动力是什么？是真的对艺术的喜爱，还是对自己内心不断蓬涌的动力？
    
    叶锦添：我自己没有太多想法，我还是靠自我往前走，我对世界好奇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我有能力把东西的一些脉络变成我的工具，这种能力我也有。所以我这个展览就是希望给大家看到，其实21世纪已经是多维世界。今天我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东西有几千种看法，不是一个看法。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以前物理学的东西，虽然说我对科学有一个疑问，物理学虽然把所有东西都解释的很细了，但是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里面有没有情感呢？这些东西生产出来有没有情感？一个单细胞为什么生另外一个单细胞？我问这个问题，我们看事情方法，你看前面有一杯水，我们看到杯子和水在里面，那个杯是塑料杯还是玻璃杯？我们一直讨论杯子是什么东西，但是我提出的“精神DNA”就是在讲里面的水不是那个杯，那个杯没有用，这个被存在是因为里面的水，水存在是给我们生命，水给我们很多的联想，包括在现实的联想和想象世界的联想，就是我们讲灵性的联想，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事情里面我发现都有两层看不见的东西，后来我觉得科学没有办法查这个，因为没有办法数据化，就造成他们的遗憾，比如说我是艺术家，我可以用，我觉得人还是有科学丈量的方法，但是人其实还有一些潜能是可以由另外一个层次，不知道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可以把这个事情抬到完成的原因，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有水而不是有一个杯子，我们看到杯子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是有原因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构成我看非常多世界文化，我听远古的声音，古乐器，跳舞为什么跳成这样，抽象画为什么画成那样子，就是所有人类可以感觉到的五种感官我都重新看他，而不是把它数据化，不数据化原因是什么好处呢？我们不会记住任何东西了，我们所有东西在看到它的时候有两个看法，一个是用眼睛来看，眼睛我只看到一个杯子，我用心去看这个杯子我看到的是我今天要喝的水，就是这样一个分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占回一些我们原来要知道的东西。
    
    古兵：大家听懂了吗？特别深奥，所以想真正琢磨这个内涵的话，每天买一张票，三个月每天看一场，三个月之后你一定明白叶老师今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高鹏？高鹏特别高兴。
    其实高馆我觉得在年轻馆长里面真的特别有思想的一位，而且特别有魄力敢去很多领域策展创新，这个也是需要一种勇气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做科学艺术展，而且是叶老师科学艺术展，您当时和科学艺术中心这样一种合作方式，您自己心里当时有多大抵触？包括叶老师。
    
    高鹏：这个抵触真的完全没有，提到我们另外一个，其实过去五年里我们一直提出“今日未来馆”其实一直在说艺术原动力和中国当代艺术未来可能性，它其实涉及到人们宗教信仰，对空间对未来的理想，包括对当下科技和未来科技的这种结合，这个是我自己对当代艺术的一个理解，而且我认为它一定会去考虑，而且必须要考虑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当时包括跟科学艺术中心，包括古老师，包括和叶老师，我们这个项目不会为了做叶锦添而做叶锦添，是大家对未来判断认为需要把科学、艺术、包括探寻艺术的原动力的点促使我们觉得是要这么做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不仅仅是我，我觉得包括叶老师，科学中心，蔡老师，古老师大家都是很有勇气的，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我会想这是很有勇气的，因为你可能作为更年轻艺术家探讨的时候你走多远也没有人说你什么，但是叶老师是已经具有很多人对他认知的时候我们还敢去做，艺术家是最大的勇气，所有合作方也需要勇气可以陪着他一起去，但是大家判断是基于这样判断和认知才会走到一起的，我觉得非要把一些人不同认知放到一起，其实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而且这个结果也不会是所有人都满意的。
    
    古兵：所以今天结果还是让我们很自豪的，叶老师为您的精彩鼓掌！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环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其实和在座的各位朋友和观众都一样，每次叶老师只要参加活动甚至出国都会带着Lily就是那个艺术形象，甚至现在lily也坐在观众席里感受着我们这样一个氛围，为什么每次都要带着她？您的想法是希望她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还是传递什么呢？
    
    叶锦添：Lily是在今日美术馆时候，2007年做展览时候做出的作品，那时候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做第三个雕塑时候做了一个“元日”这次在四楼展出，是唯一连接两个展览的作品。那时候我看了所有全世界的雕塑，另外那个展览我一直想做雕塑，虽然我一直对雕塑有研究。我发现雕塑里有四种雕塑我印象最深，一种是希腊的雕塑，希腊雕塑是脸是平的，腿在移动的，腿永远是一曲一直的，所以这个是希腊精神，就是往前走的精神。
    后来看到文艺复兴和罗马雕塑，就像迈克雕塑给我印象很深，用雕塑方法看出人的理想，做出所有人最强大的东西，所以后来影响到我做服务业，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其他的两个作品我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我做出来的有现代感的东西。
    第三个是罗丹的雕塑，罗丹是非常有写实基础的，这个加入了感受性和抽象性，用感受来做写实，所以出来会有一个抽象移动的东西，我们还是看的很基础，是从写实基础来的，所以我觉得精神东西还是进入形体上了，这个我也记得。
    第四个直接影响到Lily的作品产生就是杰克梅蒂，这个是把人做成条状的，这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惊人的东西，我们整个画面，一个东西不经常的话，我们整个世界都改变。所有东西都会给一个棍子造成一个对比，所以我在想原因，我做了一个（元日）的作品，我想这个变成多意性作品，不是说观众和艺术品相对时候的二元，就是两个东西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我希望他们是不清楚的，是关联的。所以那时候做了那个作品以后，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谈一些我期待听到的东西，之后我想把所有空间，因为我对空间，对环境影响人心，影响人存在的状态我很有兴趣，因为我做摄影做电影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所以最后我做了一个人体的Lily跟你们差不多，然后把她带到任何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里她成为其中一分子，但是久而久之当我们有几百个，几千个照片，她在罗马、在日本、在美国所有都拍出来以后，每张照片都很正常的，另外她跟我们生活交叉不断，但是每个照片都多了一个她，她不不一样就造成了黑洞的感觉，她把所有正常时间都纳入到虚幻当中。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想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就是所有现实意识形态，其实里面会让我们去约定成俗的以为世界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真正灵魂看到的世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会产生非常多活力，看到世界更真实，更动人，所以这个东西一直在我创作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希望他在任何地方出现，我就可以纳入更多东西，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产生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们的平衡世界，他建造了另外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但是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这就是我想做的。
    其实这个东西你们去看就是这样，我讲这个话“精神DNA”，跟我们拍照片意思都是一样，我都是无心进行的，搜罗非常非常多东西，然后我在里面找寻她的意义，就变成我的创造是源源不断的原因。
    
    古兵：其实叶老师讲话的时候马克·霍本非常深情的看着，这么多年您策划了6次展览，您欣赏叶老师身上的什么点，才造成了这么长期的合作。
    
    马克·霍本：在我心中叶锦添老师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他其实有不同层面的思考，有一个层面是作为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可以做到非常特别的设计，包括我们身边和后面的舞台，另外一个层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对未来有探索的，小到精微的不同世界层面维度的这样一个考虑的艺术家，他涉及到我们过去之前的记忆，现在不同的维度，这一点也成就了一个特别的叶锦添。
    其实这个世界的改变非常快特别是从1970年之后，所以我们会从不同的科学层面，微生物层面，不同的艺术和涉及的各种层面，我们对世界认知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在1970年之前我们对宇宙和对世界的理解是跟今天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知道了整个银河系，甚至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空间我们可以从视觉方式描述它和感受它，这个宇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人类本身的这样一个认知，他相信叶老师是归于我们过去的记忆，现在的认知以及判断是基于人类本身的思考和探索。
    而且叶锦添有着非常的丰富，而且特殊的经历，然后他其实是生于香港，工作于台湾，他的很多文化是跨越于东方和西方本身的，所以他可以在不同角度里阐释，经历的丰富性造成了艺术和创作的特殊性。所以我毫无疑问的相信其实叶锦添是21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
    
    古兵：一句话表达一下你眼中的叶锦添是什么形象和感觉。
    
    高鹏：我心目当中叶锦添是不断探索艺术原动力的，符合我心目当中真正艺术家的样子。
    
    马克·霍本：具有创造力的、改革性、革命性的艺术家。
    
    蔡潇：我觉得叶老师是一个不可被定义，不可被琢磨的多面创新者。
    
    古兵：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定义，没有办法给一个明确抬头给你，您希望这样吗？
    
    叶锦添：蛮好的。
    
    古兵：就是永远有可能性，有不可预测的很多可能性，一切皆有可能。
    
    林存真：我说一个可能性，我们希望过两年看到的是“科学家叶锦添”。
    
    古兵：应该是科学艺术家叶锦添。今天来了很多观众朋友，我想有很多问题想和台上嘉宾交流，看看哪一位有提问要求可以示意我。
    
    提问：叶老师你好，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关于您的名字叶锦添，作为中国人来讲，从中文角度来讲这个名字很美，您如何解释自己名字来历，或者背后有什么动人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古兵：这个应该问他父母吧，你是哪一个学院的？
    
    提问：不是，完全是叶老师艺术崇拜者。
    
    叶锦添：因为穷，所以本身想锦上添花，我觉得我自己不是这种性格的，我自己是刚好相反的，锦上添花是一级一级的，我是游来游去的，是不一样的，这个很有趣，会有兴趣的东西产生，就是一直在找这个平衡点，我写了一本书《繁花》意思对我来讲就是没有花。
    
    古兵：刚才说了您喜欢那种游荡的感觉吗？不喜欢特别锦上添花的。
    
    叶锦添：其实不是喜欢不喜欢的，我的性格就是一直在寻找发亮的东西，谁发亮我就过去，就是一直在找寻，因为发亮的地方会让我知道我自己存在，有存在感，如果没有东西发亮的话我自己就发亮，所以我是一个懒的人，如果周围有人做的东西也很有意思也很好我可能就不会去做，没有人做的我自己就很有兴趣去做，就是想发亮吸引其他人过来，我觉得不断的发亮会造成我周围移动的原因。
    我拍电影的时候，我之前想画画，认为画画会发亮，后来看到画家的生活我觉得我不是画家，因为每天躲在房间画自己梦想挺可怕的。后来看到我哥哥做摄影，他可以接触过程当中产生一些作品，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东西，所以我就要做摄影师，做摄影师就认识很多人，很多人认为我的照片映射了自己。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在香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摄影师，那时候我就开始做电影，电影我觉得拍《英雄本色》的时候我不是太开心，因为我不喜欢那种电影，拍出来蛮好看的，因为喜欢周润发。但是后来拍《胭脂扣》我喜欢电影了，因为这个电影产生的能力是可以把一个失去的时代找回来，就每个演员做对的东西，道具不要出错，我那时候整个人就变成30年代人了，每天看到什么都不顺眼，就是那时候都没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就是每天都在较劲，到最后电影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能改变一个时间。但是做了两部戏我在香港没有办法混了，因为没有人会拍这种戏的。后来我有机会去台湾，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香港没有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去台湾以后跟侯孝贤那些人，在他们身上拿到一些精神的动力，他们还在创作，其实是他们世界很丰富，跟他们聊天，有时候帮助他们做创作，我就把整个世界走了一遍，我什么都不做，不做服装和舞台，因为我没有把握住那些东西。那时候我其实是在世界文化上做了很多工作，那时候我被邀请去做歌剧，我是第一批中国设计师被邀请到欧洲做歌剧，后来她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分别，后来我给他们一点点的上课，后来我发发觉我们拿过去的中国东西不太像样，我回来以后就想把中国东西推向国际，然后我就开始做舞台，我就把很多作品推向国际了，我后来觉得舞台很惨，做什么经费都不够，做的很苦。我做7年连助理都请不起，很多人知道我名气，但是不相信我这么工作的，我买一块布我还要自己上街去买布，就是这么做，帮助贫穷的剧组，做完这些我那时候就快垮了。后来李安打电话过来，他也是恐怖得要死了，马上开拍来找我了，两个月开拍了什么都没有，剧本还没有写好。那时候还有阿成（钟大成）几个人讨论剧本，每天都是这样讨论的，还好我们谈得不错，都是很奇怪的人，没有人跟我们聊天的，只有我们两个自己聊天，没有人知道我们说什么，每天就是两个人在聊天。
    后来我觉得电影还是有希望，很多年没有做舞台了，我就把布景也拿过来做，那时候我的空间也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台湾非常熟悉什么叫做舞台什么叫做空间，什么叫做表演的空间，什么叫做莎士比亚，全都是在那时候实现了非常多东西，就是为了跟世界交流。那时候创作算是轻而易举的，就是把《卧虎藏龙》做起来了，做起来以后我开始面对下一个问题，就是要去哪里工作呢？因为没有那么多这种戏，还好那时候拿了一个奖，拿奖以后就什么人都过来找我，我开始出书，写东西，出摄影集，全世界做我的展览。后来展览变成了我的一种出口，我每次搞展览李安都会说你好啊，你可以做展览，他也不能做展览，他拍那么多电影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输出。所以变成我可能也是在输出，比如我做展览时候可以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因为你在电影里面说到一半就没有了，不知道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对舞台也有一定限制。
    做艺术我觉得很有期待感，我觉得艺术是可以传达真实的东西的一个空间，可能是唯一一个空间，但好像也不是，反正就是复杂。所以变成说在我作品里不管我做电影还是舞台，我都会以这种心里来源做，不管是商业的还是什么。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到我做的电影都是在一直成长的理论里发展我的东西。你问我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因为我花那么多力气，我那么聪明，我就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拿出来分享，希望大家看到有一个东西，我会一直做下去，不会停下来，就是这个原因。
    
    古兵：谢谢永远不停息，永远发着亮光的叶锦添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看过叶老师写的文字，今天也看了您的作品，我觉得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一种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虚无感，我感觉达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包括我看您写的书中会经常出现“时间”这个词汇，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去把这个时间改变和扭曲？为什么这么注重于时间的概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您这些现在的作品可以刺激到我身体的五感的，我身体可以接收到作品带来的刺激，我的精神可能刚刚说的会游离一下，包括您在外面有很多“精神DNA”，您也会很强调人精神世界，那您是否认为我们精神世界是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独立存在，它是一个游离状态吗？
    
    叶锦添：我觉得你误解了，其实我这个做法是我想让大家更清楚我们活在什么样的地方，这些东西跟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是一起的，我们看它的方法好像是不一样。如果我们以前去做某一个东西都是按照说明书来做的，那这个世界好像一直都在用说明书做东西，就像网络世界。因为我是读书狂，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书不读书，我读的话就没有耐心读下去，看到喜欢的就一直买，所以这个结果就是以前老师批评我，我是过门不入的。我不会从早读到尾的读一本书，我花三分钟就读完了我要的东西，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库一样在我书柜里，但我记得书在哪里，当我知道时候我一翻看到我要的就可以了，我觉得真正知识是活用的，不是死记的。
    最后还有一个觉悟的情况，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不会拿着一个东西攻击别人，知道就好了，很多时候知道的情况都可以融入到你的生活。所以说这种事情下我觉得我对学问，对信息来源非常敏感，所以我觉得我看完很多书以后，我发现这几个东西，就是我有两个习惯，一个就是我看题目的东西我不会看什么人写的，我会看很多人写的同一个东西，每个人我都带着一种怀疑的心，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哪些对哪些错，甚至很多都是敌对的理论者，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不会相信书和文字。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我们真正书本的全球化发扬时间是在19世纪，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呢？19世纪是中国最弱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体系成熟时候是在西方体系成熟的，所以拥有一种可塑性就是非常权威的，我们知道都是在百科全书首页里，但是思想方法是以全球化物质考量，去看每个民族的东西，每个民族的东西就是我们精神性的东西，我们精神性的东西在相对大前提下可以复制的，所以一代一代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比如亚洲人一直没有办法做出更强大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搞错了，所有人都搞错了，我发觉很多，我去世界各地旅游，我会买书的，发现买到思想性的书，落后国家就没有办法买到，因为没有翻译，除非是特的定就有了译本，其他的都没有，大量都是在西方本身发展出很强大的体系到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我们深层思考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最有力量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吸收这种不是最有力量东西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是在适应，而不是从里面拿出来出来，我就是一定要在里面拿东西的人，我不听人家讲什么，我也不用人家解构给我听，我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看西方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想分析佛教、分析基督教，我都是以这个中心来做，让我觉得我不是我，我就是无形的，代表着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个东西可以让我看到很多东西，好像是把自己打开，打开自己心看所有世界上的东西。所以那东西之后我看到的是“精神DNA”，不是说跳到虚幻世界，我们在当下，我们面前就看到虚幻了，但是到最后你发觉那不是虚幻，那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看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点，今天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时间达到这个点，另外西方世界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到达虚无，然后太多的文字，太多的定义让他产生很多人跟自然是不结合的，《全观》的意思是说当我拔一根草我拔的是全宇宙的草，我想到宇宙少了一根草去拔的，而不是说我需要一根草就拔一根草，你需要一根草是人类想法，但是拔一根草全宇宙给你一个草这是《全观》的想法，就是自然和人是合一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到达更高曾经的，就是人会到达更高曾经的地方。
    
    古兵：谢谢叶锦添先生，因为今天非常特别的机缘我和叶老师有了这次合作，我作为这次展览总策划参与到这次展览当中，这是一段非常让我难忘的历程，这一年来和叶老师的碰撞，还有这样融合过程当中让我对叶老师艺术追求和他的艺术精神有了更多了解，包括和美术馆沟通当中，美术馆给我很多建议和支持也让我们这次展览能够今天很顺利的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说非常感谢各位，也感谢大家能够远道而来参与今天的分享，祝叶老师呢，我听您看书3分钟看完我特别羡慕，您那是U盘3分钟看完了，直接拷贝过去了，所以我希望叶老师永远像他说的一样成为一个过去，向着亮光去的叶锦添，以后能够成为让别人期待去往的亮光，我们献给亮光叶锦添先生，希望你给学生带来未来之路的亮光。谢谢！
    
    叶锦添：你们都是学生，发光吧！
    
    古兵：发光吧，需要太阳，要光就有了光，再次谢谢各位和台上嘉宾！
    
    （结束）
19

